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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玛丽》

前言

　　自近代西风东渐以来，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停止，双方都从这种交流中获益匪
浅。当今之世，寰宇为平，天涯咫尺，我们每一个爱书之人在沧海桑田之变中，最感欣慰的小小幸福
就是可以读到更多更好的书，原本&ldquo;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rdquo;，如今更
是&ldquo;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rdquo;。这些远方的&ldquo;朋友&rdquo;，必得先有人接引进门，
方能一睹庐山真面目。这些接引之人，有的自名为&ldquo;窃火者&rdquo;，有的信奉&ldquo;信达
雅&rdquo;，有的主张&ldquo;重神似不重形似&rdquo;，我们通常称他们为&ldquo;译者&rdquo;
。&ldquo;译者&rdquo;和&ldquo;作者&rdquo;一样是读者的益友、忠友、信友、诤友。　　&ldquo;双
璧文丛&rdquo;是安徽出版集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策划组织出版的系列双语丛书。&ldquo;双璧文
丛&rdquo;希望作者与译者并重，为读者同时提供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精神产品。本丛书的收录范围
不局限于英语世界，而是希望尽可能地营造多语种、多文化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不仅有日语
、法语、俄语等广泛通用的语言，也有世界语、梵语这样高度专业化的语言。这种情况对编辑出版的
要求极高，与其脱离编辑现实能力和读者普遍需求，片面追求&ldquo;原汁原味的原文&rdquo;，不如
退而求其次，采用稳妥可靠的英译本和中文译本一同推出。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好处。　　首先，英语
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其他语种的重要作品，特别是已在文学、文化史上成为经典的
著作，往往有较为可靠的英文译本。其次，不少其他语种的翻译作品，也是经由英译本转译而来。第
三，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外语也是英语。读者通过阅读中英双语作品，可以在欣赏方面减少障碍，同
时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ldquo;双璧文丛&rdquo;中的作品翻译时间跨度较大，有不少翻译于二
十世纪上半期，在译名、语法、用词、用字等方面带有当时的特征。这些作品并非落后于时代的古董
和化石，而是埋没在历史尘埃中著译相得的一时之选。我们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尽量保留了当时
初版本的原貌，相信读者能够从不同风格、不同趣味、不同语言习惯的作品中，体会到不同的阅读乐
趣，结识更多的新朋友。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丛书肯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希望各位
读者不吝赐教，提出您宝贵的意见，以备我们及时修正。　　&ldquo;双璧文丛&rdquo;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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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玛丽》

内容概要

《玛丽玛丽》内容简介：玛丽姑娘和莫须有太太生活在爱尔兰首都都伯林，她们并不富裕，靠着莫须
有太太替人帮佣来维持微薄的生活，生活中唯一的希望是玛丽去美国的舅舅发财回来。虽然穷困，但
她们的日常生活并不缺乏情趣。有一天，玛丽玛丽遇到了一位高大的巡警，看上去这就是玛丽姑娘的
真命天子，但事情往往不按照人们希望的那样进行⋯⋯
《玛丽玛丽》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但却勾勒出都伯林的城市风貌、民俗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译者之一的徐志摩说作者“没有王尔德的奢侈，但他的幽默是纯粹民族性的”。重归纯真年代，一个
小姑娘的恋爱冒险，一种底层人的平凡生活。只有一种经典还不够：读英文，体会经典最完美的魅力
。

Page 3



《玛丽玛丽》

作者简介

　　詹姆斯·斯蒂芬斯（1882—1950）爱尔兰诗人、小说家。
　　徐志摩（1897－1931），中国著名新月派现代诗人，散文家。
　　沈性仁，（1895—1943），浙江嘉兴人。“五四”时期，1925年她首次将房龙《人类的故事》翻
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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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玛丽》

章节摘录

　　一　　玛丽与她的母亲，莫须有太太，住在一所高大的黝黑的屋子的顶上一间小屋子里，在都白
林城里的一条后街上。她从小就住在这间屋顶的小房间里。天花板上所有的裂缝，她都知道，裂缝不
少，都是奇形怪状的。旧极的糊纸的墙上长着无数霉菌的斑点，她也是熟悉的。她看着这些斑点从灰
影子长成黑斑，从小污点长成大霉块，还有墙脚边的破洞，晚上蟑螂虫进出的孔道，她也知道。房间
里只有一面玻璃窗，但她要向窗外望时，她得把窗子往上推，因为好几年的垢积已经掩没了玻璃的透
明，现在只像是半透光的薄蛎壳了。窗外望得见的也只是隔壁那所屋子顶上的一排烟囱土管，不息的
把煤点卷向她的窗子；所以她也不愿意多开窗，因为开窗就得擦脸，用水也得她自己走五层楼梯去提
，因此她更不愿意薰黑了脸子多费水。　　她的母亲简直的不很洗脸，她以为濯洗不是卫生的，容易
擦去脸上本来的光润，并且胰子水不是敛紧了皮肤，就泡起了皱纹。她自己的脸子有地方是太紧，有
地方又是太松，玛丽常常想起那松的地方一定是她母亲年轻时擦得太多了，那紧的地方一定是她从来
没有洗过的。她想她情愿脸上的皮肤不是全松就是全紧，所以她每次洗脸她就满面的擦一个周到，不
洗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让步。　　她的母亲的脸子是又陈又旧的象牙的颜色。她的鼻子是像一只大的
强有力的鸟喙，上面的皮张是绷得紧紧的，所以在烛光里，她的鼻子呆顿顿的亮着。她的一双眼是又
大又黑像两潭墨水，像鸟眼一样的铄亮。她的头发也是黑的，像最细的丝一样的光滑，放松的时候就
直挂了下来，盖在她的象牙色的脸上发亮。她的嘴唇是薄的，差不多没有颜色，她的手是尖形的，敏
捷的手，握紧了只见指节，张开了只见指条。　　玛丽爱极了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也爱极了她的女儿
，她的爱是一种剧烈的热情，有时发作凶猛的搂抱。每次她的母亲搂住了她，时候稍为长一点，就出
眼泪，抱紧了她的女儿一左一右的摇着。她那一把抓得凶极了，可怜的玛丽连气都转不过来；但是她
宁可耐着，不愿意妨碍她妈亲热的表情。她倒是在那样搂抱的凶恶中感到几分乐趣，她宁可吃一点小
苦的。　　她妈每天一早就出去做工，往往不到晚上不回家的。她是个做短工的佣妇，她的工作是洗
擦房间与收拾楼梯。她也会得烧饭做菜，有时有针线活计她也做的。她做过最精致的衣服，年轻美丽
的姑娘们穿了去跳舞或是去游玩的；她也做上品的白衬衫，那是体面的先生们宴会时穿的；还有花饰
的背心为爱时髦的少年们做的，长统的丝袜子跳舞用的&mdash;&mdash;那是从前的事情了，因为她做
成好看给别人拿走，她就生气，她往往咒骂到她那里来拿东西的人，有时她发了疯，竟是把做好的鲜
艳的衣眼撕烂了，用脚践踏着，口里高声的叫喊。　　她时常哭泣因为她是不富。有时她做了工回家
的时候，她爱假定她是有钱了的；她就凭空的幻想有某人故了，剩下给她一份大家产，或是她兄弟伯
德哥从美洲发了大财回来了，她那时就告诉玛丽明天想买这样，做那样。玛丽也爱那个&hellip;&hellip;
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搬家，搬到一所大房子去，背后有花园，园里满是鲜花满是唱歌儿的鸟。屋子的
前面是一大块草地，可以拍网球，可以傍着秀气的雅致的年轻人散步，他们有的是俊俏的脸子与雪白
的手，他们会说法文，很殷勤的鞠躬，手里拿着的帽子差一点碰着地。她们要用十二个底下
人&mdash;&mdash;六个男佣人，六个女佣人&mdash;&mdash;都是很伶俐的，他们每星期拿十先令的工
钱，外加膳宿；他们每星期有两晚可以自由，他们的饭也吃得很好的。她们要制备无数的好衣服，穿
了在街道上散步的衣服与坐马车兜风的衣服，还有骑马衣与旅行的服装。还要做一件银红丝绸的礼服
，镶领是阔条的花边，一件黄酿色缎子的，胸前挂着黄金的项链，一件最细洁的白纱的，腰边插一朵
大红的玫瑰。还要黑丝的长袜用红丝线结出古怪的花样，银丝的围巾，有的绣着鲜花与精致的人物。
　　她妈打算这样那样的时候，她心里就高兴了，但是不久她又哭了，把她的女儿狠劲的搂在胸前摇
着，搂得她叫痛。　　二　　每天早上六点钟，玛丽姑娘爬出了床，起来点旺了炉火。这火却是不容
易点着，因为烟囱许久没有打扫过，又没有风可以借力。她们家里又从没有柴条，就把乱纸团成小球
儿垫着，把昨夜烧剩的炭屑铺上，再添上一把小煤块算数。有时一会儿火焰就窜了上来，她就快活，
但是有时三次四次都点不旺，往往点到六次都有，点着了火，还得使用一点小瓶子里的煤
油&mdash;&mdash;几条烂布头浸透了油，放在火里，再用一张报纸围着壁炉的铁格子，火头就旺，一
小锅子的水一会儿就可以烧熟；不过这样的引火法容易把油味儿烟进水去，开出来的茶就是一股怪味
，除了为省钱再没有人愿意喝的。　　莫须有太太爱在床里多偎一会儿。她们屋子里也没有桌子，玛
丽就把两杯茶一罐炼乳，一小块的面包放在床上，她们母女俩就是这样吃她们的早点。　　早上玛丽
一张开眼，她妈就不断的讲话了。她把上一天的事情都背了一遍，又把今天她要去的地方，及可以赚
一点小钱的机会都一一的说了。她也打算收拾这间屋子，重新裱糊墙壁，打扫烟囱，填塞鼠
穴&mdash;&mdash;一共有三个，一个在火炉格子的左边，还有两个在床底下。玛丽有好几夜只是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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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玛丽》

，听他们的牙齿啃着壁脚。他们的小腿在地板上赛跑。她妈还打算去买一块土耳其线毯铺在地板上，
她明知道油布或是席布容易出灰，但是他们没有土耳其毯子好看，也没有那样光滑。她打算着种种的
改良，她的女儿也是十二分的赞成。她们要买一个红木抽屉衣柜靠着这边墙上，买一架紫檀大钢琴贴
着那边墙上。一架白铜的炉围，火钳火杆也都是铜的，一把烧水用的铜壶，一个烧白薯与煎肉用的小
铁盘；玛丽等身大的一幅油画挂在炉架的上面，她母亲的画用金框子装了挂在窗的一面，还要一幅画
着一只纽芬兰的大狗偃卧在一只桶里，一只稀小的猎狗爬过来与他做朋友，还要一幅是黑人与白兵打
仗的。　　她妈一听得隔壁房间出来迟重的脚步声走下楼梯去，她就知道她应该起来了。一个工人和
他的妻子、六个小孩住着。隔壁门一响，她就跳了起来，快快的穿上衣服，着忙似的逃出了屋子。她
妈出了门，玛丽没有事做，往往又上床去睡一两个钟头。睡够了她起来，铺好了床，收拾了房间，走
出门上街去闲步，或是圣史蒂芬公园里去坐着。公园里的鸟雀她全认得，有的已经生了小鸟的，有的
正怀着小鸟的，有的从没有生过小鸟的&mdash;&mdash;最后的一种大都是雄的，他们自有他们不生小
雀儿的道理，玛丽却是懂不得，她只是可怜他们没有孩子，成心多喂他们一些面包屑，算是安慰他们
的意思。她爱看那些乳鸭子跟着他们母亲泅水：他们胆子很大，竟会得一直冲到人站着的岸边，使了
很大的劲伸出小扁嘴去捡起一点不相干的东西，快活的吞了下去。那只母鸭子稳稳的在她儿女的附近
泳着，嘴里低声的向他们唱着种种的警告、指导、埋怨的口号。玛丽心里想那些小鸭子真是聪明，水
泳得那么好。她爱他们，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她就学他们的娘低声的唱着口号，但是她也不常试，因为
她怕她的口号的意义不对，也许教错了这群孩子，或是与他们的妈教他们的话不合式。　　湖上那座
桥是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太阳的一边，一大群的鸭子竖直了尾梢，头浸没在水里导东西吃，水面上只
剩了半个鸭子。有荫的一面好几百的鳗鱼在水里泅着。鳗鱼是顶奇怪的东西，有许多像缎带一样的薄
，有些又圆又肥像粗绳子似的。他们像是从不打架的，那小鸭子那样的小，但是大鳗鱼从不欺侮他们
，就是有时他们泅水下去他们也不理会。有的鳗鱼游得顶慢，看看这边看看那边，像是没有事做，又
像乡下人进城似的，有的溜得快极了，一霎眼就看不见了。玛丽心里想泅得快的鳗鱼一定是为听得他
们的小孩子在哭；她想一个小鱼哭的时候不知道她妈看不看得出他的眼泪，因为水里已经有那么多的
水，她又想也许他们一哭就哭出一大块硬硬的，那是很容易看得见的。　　看过了鱼，她就到花坛那
边去看，有的形状像有棱角的星，有的是圆形的，有的是方的。她最爱那星形的花坛，她也爱那圆形
，她最不喜那方的。但是她爱所有的花，她常常替花儿编故事。　　看过了花，肚子饿了，她就回家
去吃午饭。她从葛莱夫登路的夏康内尔路那边回家。她总是从马路右手的走道回家。一路看店铺陈列
的窗柜，回头吃过了中饭再出来，她就走左边的走道，照样的一家家看过去，她所以每天都知道城子
里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晚上就告诉她妈说孟宁那家窗子里那件西班牙花边滚口的黑绸衫已经换了一
件红色的长袍，肩上有折裥，袖口配着爱尔兰花边的；或是永生珠宝铺里那颗定价一百镑的金钢钻已
经收进了去，现在摆着的是一盒亮银的胸针与蓝珐琅。　　在晚上，她妈领着她到各家戏院的门前去
走一转，看进戏院的人与放在路边的戏广告。她们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她们就凭着她们方才看过的广
告相片来猜想各家戏里的情节，所以她们每晚上床以前总是有很多的话讲的。玛丽在晚上讲话最多，
但是她妈早上讲话最多。　　三　　她妈有时也提起她的婚事，这是还远着，但是总有那么一天的；
她说这事还远着倒叫玛丽着急；她知道一个女孩子总得嫁人的，总有那么一天，一个陌生的美丽的男
子从一处地方来求婚，等到成了婚，他就同了他的新娘，重新回转他从来的地方，那就是温柔乡。有
时候（她一想就想着）他穿了军装，骑在红棕色的马上，他头盔上的缨须在青林里的树叶间飘着。或
者他是站在飞快的一只船头上来的，他的黄金的盔甲上反射着烈火似的阳光。或是在一块青草的平原
，风一般的快捷，他来了，跑着，跳着，笑着。　　一讲到婚事她妈就仔细的品评那新郎的人品，他
的了不得的才具，他的更了不得的财产，他的相貌的壮丽，穷人与富人对他一体的敬爱。她也要一件
一件的讨论给她女儿的妆奁，将来新郎给她与给女傧相的种种奢侈的礼物，还有新郎家里给这一双新
夫妇更值钱的宝贝。照这样的计算，新郎至少是一个爵士、贵族。玛丽就来寻根掘底的盘问一个爵士
的身分种种，她妈的答案也是一样的细腻，一样的丰富。　　一个爵士出世的时候他的摇篮是银子的
，他死的时候他的尸体是放在一个金盒子里，金盒子放在一个橡木的棺材里，橡木棺又放在铅制的外
椁里，铅椁又放在一个巨大的石柜里。他的一生只是在逍遥与快乐的旋涡里急转着。他的府第的周围
好几里都是软美的青草地与香熟的果子园与啸响的青林，在林子里他不是带了欢笑的同伴打猎，便是
伴着他的夫人温柔的散步。他的侍从有好几千，谁都愿意为他尽忠，他的资财的多少是无法计算的，
都是堆积在地屋里，这里面低隘的甬道曲折的引到铁壁似的房窖里。　　玛丽很愿意嫁给一个爵士。
假如她轻盈的在林子里走着，或是独自在海边站着，或是在和风吹着长梗的草堆里躺着的时候，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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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了，她愿意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跟了他去，从此就爱定了他。但是她不信现在的世界上还
有这样如意的事情，她妈也不信。现在的世界！她妈侧着眼看现代的日子，满心只是轻蔑与恚怒。下
流、丑陋的日子，下流、丑陋的生活，下流、丑陋的人，她妈说，现在的世界就是这么一回事，她接
着又讲她去收拾屋子她去擦楼梯的人家，她那老象牙的脸上就从她漆黑鬓发边泛出火来，她的深沉的
黑眼也转动起来，一直变成两块黑玉似的硬性与呆顿，她的手一开一放的，一会儿只见指节，一会儿
只见指条。　　但是玛丽渐渐的明白了，结婚是实事，不是故事，而且也不知怎的，结婚的一种情趣
依旧是黏附着的，虽则她现住的屋子里只见是纷扰的家室，她常走的道上也只见是不出奇的配
偶&hellip;&hellip;那些灰色生活的，阴沉性质的人们也还有一点的火星在他们苦窘的经络里冒着烟。六
尺深是埋不了人生的情趣的，除非泥土把我们的骨头胶住了，这一点火星总还在那里冒烟，总还可以
扇得旺，也许有一天火焰窜了上来，飞度了一乡一镇，还可以温热许多僵缩的人们的冷手哩。　　那
些男男女女怎样的合成配偶的？她还懂不得那基本的原则，永　　远鼓动着男性去会合女性。她还不
明白男女性是个生理的差别，她只当是服饰的不同，有胡子与没有胡子的事情；但是她已经开始发见
男子的一种特别的兴趣。路上那些急走的或是停逗的陌生人中也许有一个是运定做她的丈夫的。假如
有一个男子忽然留住了脚步，上前来向她求婚，她也不会觉得离奇的。她觉得这是男子们唯一的事情
，她再不能寻出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世界有了女子要有男子，要是果然有人突然的向她求婚，她便应该
怎样的答复他，这倒把玛丽难住了；她也许回答说，&ldquo;是，多谢你，先生。&rdquo;因为平常一
个男子求人替他做一件事，她总是愿意效劳的。年轻人尤其有一种吸力，她总想不出为什么，有一点
子特别的有趣在年轻人的身上；她很愿意去和他们握一次手，究竟怎样的比一个女子不同。她设想就
是她让男子打了一下，她也不会得介意的，但是她看了男子行动的强健，她可猜想他们一定可以打得
很重&mdash;&mdash;还不是一样让男子打一下的意思，她总觉得脱不了一种可怕的有趣。她有一次无
意的问她妈有没有让一个男子打过；她妈一阵子没有开口，忽然大哭起来，玛丽唬了一大跳。她赶快
投入了她妈的怀里，让她狠劲的摇着，可怜她哪里懂得她妈突然的伤心，但是她妈却是始终不曾回答
玛丽问她的话。　　四　　每天下午，总有一队巡士从学院警察派出所里排成了又郑重又威严的单行
出来。他们走到一处岗位，就有一个巡士站住了，整饬了他的腰带，捻齐了他的胡子，望上街看看，
望下街张张，看有刑犯没有，他就站定在那里看管他日常的职务。　　在诺沙街与沙福克街交叉过葛
莱夫登大街那里，总有一位魁伟的宝货离开了他的队伍站定了，他在路中心高高的矗着，仿佛是一座
安全与法律的牌坊，一直要到晚上换班时，方才再与他的同伴合伙。　　也许这一个交叉路口要算是
都白林城里最有趣的地方。站在这里望开去，葛莱夫登大街上两排辉煌的店铺弧形的一直联到圣史蒂
芬公园，尽头处是一座石门，原来叫做浮雪里，本地人重新定名为叛逆门。诺沙街在左，宽敞，洁净
，穿度梅里昂方衢，直接黑石与王镇等处及海边。沙福克街在右，不如诺沙街的开朗与爽恺，曲曲的
上通圣安得罗的礼拜寺，羞怯似的微触南城市场，低入了乔治街，再过去便是些纷沓的小巷了。交叉
口的这一面，葛莱夫登街又延过大学院（在大门口年轻的大学生卖弄着他们烂破的学袍，抽着他们怪
相的烟斗），掠着爱尔兰银行，直到栗薇河，河边那条街好胜的本地人硬要叫做夏康内尔街，倔强的
外国人，却偏要叫做撒克维尔街。　　这里也是全城车辆与行人的交会处，所以总有一位雄伟的巡士
先生站着。铛又铛的市街电车到推伦纽洼，到唐耐伯洛克，或到达尔基的，不绝的在转角上飞骋着；
集中在梅里昂方衢一带的时髦医生也是马车汽车的满街上乱颠着；大街上店铺里的货车等等也是急急
的飞奔着。四点钟左右出来散步的仕女们，各方面来的车辆与行人，自行车与双轮汽油车，电车与汽
车，一齐奔辏到那单身的巡士站着的地方，看着他的又严厉又宽和的目光的指挥。赶街车的都是与他
熟识的，他的眼角的微瞅是在照会那些脸上红红的口角笑吟吟的马车夫飞过来的眼风，还有那些赶着
赚不到钱看相凄凉的街车夫，一脸的紫气与无聊的气概的，他也少不得要招呼的。就是溜踏着的仕女
们也避不了他那包罗万象的目光。他的伟大的脑壳不时的点着，他的老练的手指不时的驱挥着有数的
靠不住的手脚，他也偶尔闪露着他的宽阔的、洁白的牙齿，应酬着爱嘻哈的少女，或是他相识的妇女
，她们就爱他那一下子。　　每天下午玛丽吃过了中饭又从家里出来，就到这个最热闹的地方。这位
奇伟的巡士先生的样儿她心里爱上了。这还不是一个理想的男子汉，他那样儿多雄壮，多伟大。想像
他那狠的粗大拳头使劲的扎下来！　　她想像一个英雄打架时的身手，晃着他的大拳，高高的举着，
霹雳似的栽下来，什么也挡不住，谁也熬不起&mdash;&mdash;一只遮天的霸王的大手。她也爱瞧着他
那两边晃着的大脑袋，他那镇定的骄傲的大乌珠&mdash;&mdash;一双压得住、分得清、断得定的大眼
睛。她从不曾准对他的眼光：她看了他的，自己就萎了下去，像一个耗子对着猫儿的神睛萎萎缩缩的
躲回了他的鼠洞。她常常躲在一家药房门前的那块石柱旁瞄着他，或是假装要搭电车，站在马路的那

Page 7



《玛丽玛丽》

一边；她又掩在那家眼镜铺子过去一点的柱子边偷偷的觑了他一眼，赶快又把眼光闪了开去，只算是
看街上的车了。她自以为他没有瞧着她，但是什么事也逃不了他的眼。他的事情就是看着管着：他第
一次见了她就把她写录在他巡士脑筋里的纪事簿上；他每天都见她，后来他就成心去瞧着她，他乐意
她那偷偷的劲儿；有一天她的怕羞的、懦怯的眼光让他的罩住了。他那眼从上面望下来盖住了
她&mdash;&mdash;整个的世界，像是全变成了一只大眼&mdash;&mdash;竟像是着了魔，她再也逃不了
。　　等到她神智清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经站在圣史蒂芬公园的池边，全身只是又骇又喜的狂跳。那
天晚上她没有走原路回家，她再不敢冒险去步行那伟大的生机体，她绕了一个圈子回家，但是她并没
有觉得走远了。　　那天晚上她在她妈跟前说话比往夜少。她妈见她少开口，怕她有心事，问她要铜
子不要&mdash;&mdash;她脑筋里就是钱。玛丽说没有想什么，她就想睡，她就张开下巴打哈
欠&mdash;&mdash;哈欠是装的，答话也没有老实。她上床去也有好一会儿没有睡着。她开了眼对着屋
子里阴沉的黑暗尽看，也没有理会她妈凶恶的梦话，她在大声的问睡乡要她醒着的世界里要不到的东
西。　　五　　这是玛丽的模样儿：&mdash;&mdash;她有浅色的头发，很柔也很密；她要一放松就落
了下来，简直像水一样的冲了下来，齐着她的腰，有时她散披了在房里走着，发丝很美的弧形似的笼
着她的头，逼缩的掩住她的颈凹，宽荡的散掠着她的肩，随着她走路的身段激成各式的浪纹；涌着，
萎着，颤着；她的发梢是又柔又缓的像水沫，又亮又光的像纯粹的淡金。在屋子里她不束发的时候多
，因为她妈就爱那散披着头发的小姑娘的意思，有时她还要她女儿解了外裳，单穿着白衬裙，更看得
年轻。她的头形长得很娇柔，很软和；她把头发全攒在头上的时候，她那娇小的头像是载不住发重似
的。她的眼睛是澄清的，灰色的，又温柔，又羞怯的隐在厚重的眼睑下，平常她的眼只看是半开似的
，她又常常的看着地，不很放平着眼直瞧；她看人也就只一瞬，轻翻着，轻溜着，轻转着，一会子又
沉了下去；还有，她要是对着谁看，她就微微的笑着，像是告罪她自己的卤莽。她有一张小小的白脸
，有几点与几处角度很像她母亲的，但她母亲那鸟喙形紧皮的鼻子却是不在玛丽的脸上；她的鼻梁收
敛得紧紧的，鼻尖也就只些微的一放，刚够看得见。　　她妈就爱那小鼻子，像是害臊，不很敢出头
露面似的。现在她们站在她们那面镜子前，镜面有一条大裂缝儿从右手的顶角斜着下来，喝醉了似的
，直到左手的底角，还有两块交叉儿的破绽，一上一下的，在镜面的当中。　　所以谁要照镜的时候
，一个脸子就变成四个古怪的相儿，顶可怕的；耳朵也许蒙着嘴唇，眼睛吊在下巴上诡怪的张着瞧。
但是也还有法子照，她们用惯了知道破玻璃的脾气，就是偶然准头错了变了相，也不觉得可怕了。　
　每回她们娘儿俩并肩儿站着照相，莫须有太太总是仔细的品评镜子里的一双脸子，她点着她自己真
正靠得住的鼻子又说她当初丈夫的鼻子也是顶有分量的，她的女儿的鼻子为什么只有那么一点儿！除
非她们上代或是旁支曾经有过小鼻子的种；她就历数着她的姊姊妹妹，一大群的姑母与祖姑母，从往
古的坟里翻起历代的祖宗，叫所有死透了的鼻子重新活过来比着瞧。玛丽听着她妈那样科学的研究鼻
子，她就张着她的害羞的好奇的眼微微的笑着，像是道歉她那呼吸器官的缺憾，回头她妈就亲她的脸
上的精品，赌咒的说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个小鼻子了。　　&ldquo;大鼻子有人合式，&rdquo;莫须
有太太说，&ldquo;有人可不合式，你要有了一个大的就不合式，我的乖。黑头发的，高身材的，军官
先生们，法官，卖药的，他们的鼻子长得大神气；像你这样又小又白的人，可受不了大鼻子。我喜欢
我自己的鼻子，&rdquo;她又接着说，&ldquo;我做小姑娘的时候在学堂里，同学的女孩子们全笑我的
鼻子，可是我总是愿意他的，看熟了别人也就不讨厌了。&rdquo;　　玛丽的手脚，是又瘦小又软弱的
，她的手掌比什么东西都软；她的掌上有五个小的、粉红色的肉垫子：从小拇指那里起有一个顶小的
垫子，过去一个大一点，再过去更大一点，直到那大拇指底下的那个顶大的，匀匀的排着，看得顶整
齐的。她妈有时爱亲这五块小垫子，她扳着一根指头，叫着她的名字，亲了一下嘴，再来第二个，这
是玛丽的指头的名字&mdash;&mdash;汤姆塔姆根斯，威利温各尔斯，郎但尼儿，塔西鲍勃推儿，最小
弟小弟是的。　　她的瘦小的女孩子的身材，现在正在发长到成人的体态，原来髫年的平直的肌肤渐
渐的辨认出一半弧的曲线，渐渐的幻成了轻盈的酥肌，至微的起落引起某角度的颤震，隐隐的显示着
将次圆满的妙趣。她有时也感觉着这些新来的扰动，她只得益发的矜持她原来无拘束的行动。　　她
母亲当然是很关心的注意着这渐放的春苞，有时不禁自喜与自傲，但亦往往私自的嗔着她的小姑娘，
也不免长成一个大姑娘。她真的愿意玛丽永远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她怕玛丽有一天完全的长成了
妇人，那时便许有种种的不便阻碍她们母女间自然的活泼的情景。一个成年的女子也许不再愿意受人
看护，不比小女子永远是依人的小鸟；莫须有太太就怕那不愿意，事实上玛丽的确已经感觉到一个苏
醒着的肉体与新奇的温暖的戟刺，她妈只当她小孩似的养育与日常慈爱的拥抱渐渐的不能使她满足。
她有时私自的想她也来把她搂在她的胸前，一样的温存的摇着，轻唤着宠惜的小语，缓吻着怀里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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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与半掩的腮弧，但她却不敢尝试，怕惹她妈生气。这一点她妈是不容易让步的，她爱她的姑娘去亲
吻她，轻抚着她的手与面，但她却不愿她的女儿来僭试母亲的特权，也从不曾纵容她玩偶的习惯，她
是阿妈，玛丽是囡囡，她不肯让步她做娘的身分，即使是偶尔的游戏。　　六　　玛丽已经十六岁了
，但她却不曾有工作；她妈不愿意她的小女儿去尝试劳苦的工役&mdash;&mdash;唯一的职业她能替她
想法的，就是帮助她自己佣工的生活。她打算把玛丽送到一家店铺，一家衣服店或是相类的行业，但
那个时候也还远着。&ldquo;况且，&rdquo;莫须有太太说，&ldquo;要是我们再等上一年半载，也许有
别的运气碰出来。你的舅舅，他到美国去了二十年了，也许会得回来，他要是回来，你就用不着去做
事了，乖乖，我也用不着了。再不然过路的人也许看上了你来向你求婚；那都是说不定会来的
。&rdquo;她有无数的计划，她想像无数的偶然，都可以助成她女儿的安乐与光大她自己的尊荣。所以
玛丽在她妈出去佣工的时候（她差不多除了星期是每天去的）总是闲着，随她自己爱怎么玩。有时她
住在家里不出去。她在楼顶上后背的屋子里缝衣服或是结线，修补被单与毛毡上的破绽，或是念她从
开博尔街的公共图书馆里借来的书。但是照例，她收拾了屋子以后，她愿意出门去在街上闲走着，爱
上哪儿就哪儿，逛着不曾走过的街道，看着店铺与居民。　　有许多人都是面熟的；差不多每天她总
在这里或那里看见他们，她对于他们觉得有一种朋友的感情，她常常跟着他们走一小段路；整天的寂
寞往往像一种重量似的压在她身上，所以虽然这些面熟陌生的脸子做她远远的伴儿，她也安慰了。她
愿意在这人群里打听出几个是什么人。&mdash;&mdash;其中有一个是有棕色长胡子的高个儿，他穿着
笨重的大氅好像穿着一把铁铲似的；他戴着一副眼镜，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好像永远要发笑；他一路
去也是看着店铺，他好像人人都认识。每走几步路便有人停步与他握手，但是这些人从来不开口的，
因为这个棕色长胡子的高个儿一见他们便刺刺不休的来一大阵，使他们没有说话的分儿，要是身边没
有人的时候他便自言自语的咕啰着。到了那种时候他眼睛里看不见一个人，人家都得让开道来让他摇
头摆脑的，两眼注视远远的一个地方，迈着大步望前走。有一两次玛丽在他身边经过，听见他独自唱
着世界上最悲痛的歌。还有一个人&mdash;&mdash;一个瘦长黑脸的男子&mdash;&mdash;他的样子很年
轻，他常自在窃笑；他的两片嘴唇永远没有休息过一分钟，有几次他从玛丽身边走过，她听见他嗡嗡
的像只大蜜蜂。他从没有停步同一个人握过手，虽然有许多人向他行礼，他并不理会，自己却窃笑着
，轻轻的哼着，放开脚步直望前走。还有第三个人她常常注意的：这人身上的衣服好像已经穿上了许
久，一向没有脱下过似的。他有一张长长的苍白脸，一片漆黑的胡须悬挂在一张很美丽的嘴上。他的
眼睛很大很无精神，并且不大像人的眼睛；它们会斜着瞟&mdash;&mdash;一种最亲密的，有意的瞟。
有的时候他除了走道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却什么都看见。有&mdash;次他看了看玛丽，把她吓了一跳
，当时她脑中就发生一个奇怪的念头，仿佛这个人她在几百年前曾经认识过，而他也还记得她似的。
她心里怕他，可是又喜欢他，因为他的样子很文雅，很&mdash;&mdash;他还有一种样子玛丽想不出一
个字来可以形容的，但是这种样子仿佛在许多年以前她曾见过似的。此外还有一个矮小，清秀，苍白
脸儿的男子，这人的模样好像他是世上最疲劳的人，他总像心里有心思似的，但是没有旁人那样的古
怪。他又像永远在那里倒嚼他的记忆；他看看旁人，似乎都引起他回忆那些久已故去的人们，而对于
这些故去的人他只有思念，并不悲悼。他虽在人群之中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有一种冷峭的态度；就
是他的笑也是冷峭的，孤高的。他在路上走过，时玛丽看见许多人都拿肘子互相轻轻的一推转过脸来
又看了看他，便咬着耳朵唧唧哝哝走去了。　　这些人以及许多旁人她差不多每天看见，她常常带着
一种朋友的感情去留心他们。别的时候她走到一排站在栗薇河边的码头上，望着基内斯的那些快船吹
着气顺着河流而下，与几千白鸥在黑水面上忽起忽落的玩着。后来她又走到凤凰公园，那里有人比赛
板球与足球，也有些年轻的男子与姑娘们抛球的，也有孩子们玩着放鹰捉兔的，也有追人的，也有在
日光底下跳舞、叫嚷的。她的妈每逢没有工作的日子最欢喜带她去逛凤凰公园。离开了那条又大又白
的马路，这条马路上有许多脚踏车，汽车接连不断的，射箭似的飞过，走不上几步便有几条清净的小
路，路上阴森森的遮满了大树与荆树的丛林的影子。在这路上你走了半天可以遇不见一个人，你可以
随便躺在树荫下的草上或看着日光射在绿草地上与在树林里闪烁。这地方是非常的寂静，住在城内的
人初见此地一定很感到惊奇、美丽，并且这也稀奇：在这白日之下举目看不见一人，除了那绿草的随
风翻叠，树枝儿的轻轻摇动与蜜蜂、蝴蝶、小鸟的没有声息的飞翔之外没有一点别的动静。　　这些
东西玛丽看了都爱，但是她妈却爱看孩子们的跳舞，汽车的奔忙，那些身上穿着鲜艳的衣服，手里举
着美丽的洋伞的来往的人们与休息日的各色各样的情景。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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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玛丽》

编辑推荐

　　1.重归纯真年代：一个小姑娘的恋爱冒险，一种底层人的平凡生活。　　2.只有一种经典还不够：
读英文，体会经典最完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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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玛丽》

精彩短评

1、故事是很老套的英伦情节；恩，好吧，我真不适应那个时代的翻译
2、我们果然都受不了那翻译！！！但故事多不现实啊，让人觉得没劲！
3、她不开心，因为穷。
4、还不错 冲着徐志摩翻译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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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玛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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